
扫描二维码
阅读诗会作品

在海上丝绸之路重放光芒的新时代醒来
以另一种身份，为泉州申遗增添沉甸甸的砝码
以千年炉火见证
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风采
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我称呼你为近铁者

我说，近铁者
你分明看见通红的铁水怀揣千言万语
直到成坯、成条、成器
都不曾开口
千万次锤打，千万声叮叮当当
深陷铁的内部，铸就铁一样的信念
最后一下，把峥嵘岁月也锤进铁里，赋沉默以棱角

近铁的土，悄悄地尘封一段历史
像一只大手一遍遍抚摸过往
直到土里一点点长出草，长出念想，迎风呼吸
终于，有人拨开草破开土，让铁的气息、冶铁人的身影
板结层、冶炼体系
重现于山间、于泉州、于当世
从山野向蔚蓝的传奇，不只是人与铁的亲密

近铁者默，知铁者刚
我只奢望，每一次仰望你，我的文字就多一分硬度

（作者系安溪县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星星》《诗
歌月刊》《诗探索》《诗潮》等）

近铁者
□吴小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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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青阳下
草埔冶铁遗址

（陈英杰 摄）

我七岁那年的一天，晚风吹皱了小池
塘的脸庞，我坐在家门口的石椅上乘凉，
蝙蝠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大埕上空，我仰着
头同它们打招呼。五叔公如往常般带着他
那标配的躺椅出来了，展开，往上一躺，无
比惬意。每逢这时，我总在一旁羡慕得很，
要是能像他有一张躺椅可躺，看蝙蝠、看
星空，多舒服呀！思忖间，我想到了爷爷。

“爷爷，爷爷，我想要一张像五叔公家
那样的躺椅。”我边喊边跑进屋，对着正在

古厝天井锯木材的爷爷大声叫嚷。爷爷一
如既往，对着我笑呵呵：“好啊，好啊。”

“爷爷，你别只是说好，得行动呀。”我
在边上急得直跺脚，可爷爷就是个慢性
子，任凭如何催，他也只会按自己的节奏
来做事。只见爷爷拿着一根木条，在上边
钻了几个洞，我好奇地问：“爷爷，这木条
是做什么用的呢？”他故弄玄虚：“明天你
就知道了。”什么东西这么神秘，我的心痒
痒的，被吊足了胃口。“别愣在那，快来帮
我摁一下墨线。”爷爷边将一根木条放在
马凳上，边叫我。这是我平时常帮爷爷做
的事，我急忙上前，按他的吩咐，将墨线的
尾端摁在指定的位置，他手持墨斗，边退
边将染色后的墨线引出并拉直，贴在木材
另一头，接着熟练地弹动墨线的中段，木
条上便留下了长长的墨迹。完成划线后，
他转动线轮，将墨线缠绕收回，也将阳光
收入墨仓。

夜总是特别长，待大埕口聊天的人群散

尽，我们也回屋休息了。我暗示自己快快睡
下，希望一睁眼就能走进爷爷口中的明天。

第二天早晨，我一起床，便来到天
井，爷爷正蹲在一堆长短相等的木条旁，
右手拿着尼龙绳，穿过木条中的小孔。

“爷爷，您这是做啥？”我凑上前瞧，爷爷
依旧笑呵呵，手中的木条已连成串，他
说：“这是躺椅的支骨，等我把框架安上，
你就清楚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我兴奋极了，
看着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仿佛岁月打
磨的青铜，我伸过手，拿起木条：“爷爷，我
来帮您。”爷爷见我一副认真的样子，答应
了，他手把手教我如何将两条尼龙绳分别
穿过木条的两端，在另一头拔出后打上
结。起初，我光顾步骤，忽略了木条的间
距，经爷爷提醒后，才得以上手。

等我串好木条，爷爷便把刨削好的框
架搬来，绑上尼龙绳，瞬间，一张木制躺椅
出现在我眼前。“哇！爷爷太厉害了！我也

有躺椅啦！”天井上空回荡着我的欢呼声。
爷爷让我躺下试试舒适度，他则在一旁调
整绳子长度。当我闭上眼睛享受这幸福
时，他把我的脚轻轻抬起，伸手一拉，嘿！
暗藏在座位下的一张搁脚凳赫然出现，爷
爷告诉我底架还做了几个凹槽，是为了调
节倾斜度。我睁大双眼观察这张神奇的躺
椅，但见爷爷又“嗖”一下，躺椅便合了起
来，灵巧极了。

在我的央求下，爷爷把他制作好的躺
椅搬到大埕口，小伙伴们都围过来了，看
着大家羡慕的眼神，我别提有多神气，因
为我有一位巧匠爷爷！

夕阳的余晖悄悄爬上屋檐，斜照在躺
椅上，也打在我脸上，那光，是那般柔和、
温暖。

爷爷的躺椅
□柯远峰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南朝·王籍《入若耶溪》

◉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
——唐·雍陶《蝉》

◉也任一声催我老，堪听两耳畏吟休。
——唐·贾岛《早蝉》

◉蝉声噪午忽初闻，吸露吟风自不群。
——明·黄公辅《新蝉》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唐·虞世南《蝉》

蝉 鸣

童年时的夏天，海边孩子的快乐除了
泅水，就是果子船。看着潮水涨满港湾，波
光如碎金一般闪烁，我们就知道果子船要
来了。于是，便生龙活虎地漂浮在海水里
焦急地等待着。果子船不同于渔船，只有
一根桅杆，一张小小的帆，船体斑驳得基
本成为灰色。我们远远地看见它了，它行
得越慢，船载的东西越多。我们就盼望着
它载着沉沉的满满的果子来，让我们好好
地饕餮一番。

果子船运载的多是我们喜欢吃的霞
红桃子和黑褐李子。而且，蜜般甜的果子
里总渗透着一种淡淡的海水味。

我们为何喜欢果子船运来的果子？
这是因为，海岛上除了冬种的大小麦和
蚕豌豆外，夏种的番薯既是主食又是可
口的水果了。番薯收成时，我们常常把
它当水果生吃一番，大快朵颐。虽然吃
不出桃李的味道，也总算过把水果瘾。
我们在山间砍柴时发现了一种红色的
野果。它长得极像一朵小小的荷花，火
红火红的，名叫野草莓。放在嘴里一咂，
很甜，为多吃几粒，我们就互相撒谎，说

这果子昨夜里被蛇舔过，或者干脆说是
有毒的。

尝过野草莓后，我们四处寻找果子，
终于发现了两棵桃树。三伏天，正是火一
般煎烤的时刻，我们做了分工后，有的悄
悄攀上树梢一边采摘一边摇动树枝；有的
手举着长长的竹竿不停地往树枝上拨弄
桃子，让它断茎落地；有的则提着袋子或
篮子捡拾掉落满地的桃子。当我们边捡边
吃、满脸挂笑的时候，被桃树主人发现了。
他们一家人边骂边向我们冲来，我们担心
被抓住，赶紧放弃已然到手的成果，狼狈
逃窜。后来，这两棵桃树成了我们日夜寻
思的梦魇。

还是果子船来得痛快，它跟我们零距
离。一靠岸，收了帆，抛了锚，一箩箩装得
满满的桃子和李子便搬上了甲板。船舱里
堆满了形状和色彩各异的桃子和李子。面
对整船果子，我们的口水立即涌动，怎么
阻也阻不住。大人们提着空袋子争先恐后
往船上挤，或蹲着或趴着，把最熟

最好的果子往自家的袋子里装，然后上
秤。“一斤一角五。”果子船的人吆喝着。更
好的是，他们还允许买果子的人边挑选边
尝试。这样，我们便找个帮大人挑拣的名
义上船，边挑边吃。果子船的人见我们吃
得贪婪，一个接一个，便告诉我们，果子没
洗不能吃，吃病了可不管。听他们一说，我
们就把果子放到船边的海水里糊弄地冲
洗一下又往嘴里塞，味道既咸又甜。看我
们的吃相，他们只好笑着忙他们的生意。

果子船的生意总是特别好，因为船靠
岸只有两个多钟头，生意一好起来，小孩
子就被他们赶下船。遇到一些卖主，即使
没有多旺的生意，也不让孩子上船，他们
知道，孩子们是揩油来的。因此，更多
时候，我们借泅水之名，总是
围在果子船的周围，双
手紧紧抓住船舷，

流着口水看果子船做买卖，只是等着他们
忙不过来无暇顾及时，我们才抓住机会，
迅速逮住一两粒果子然后凫水而去。这偷
来的果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夏季，潮涨船来，潮退船去。来时船身
沉重，离时果去船空。他们也有卖不完的
时候。但是，剩下的大部分是小的或者还
未熟透的果子。由于尚未退潮，他们还要
坚持卖完。这时候，只有我们小孩会上船
问他们：能不能以物换果？他们说，换什
么？我们告诉他们：海带。他们高兴极了，
马上答应交换。于是，我们就回家取来平
常捡拾的干海带跟他们换果子。这么一
换，他们的船马上又空了。

果子船喜欢上岛做生意，我们更喜
欢果子船的到来。

果子船
□吴安钦

行有所止，言有所界，
凡事有度，才是人与人之间
最舒服的关系。

浮粿里的慢时光
□庄 生

无人亦自芳
□涂国芳

（（CFPCFP 图图））

（（CFPCFP 图图））

有一年，我们一群师生结伴去山中游
玩，一位学生在溪涧里挖来一株兰花送给
我。我格外高兴，一到家就找一个花盆种起
来，摆放在阳台上，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和甘
甜的雨露。

端详着这株来自深山幽谷的贵客：它
生长着4片修长的绿褐色叶子，在微风中
摇曳，显得婀娜多姿，还有点弱不禁风的模
样。不由想起清代康熙皇帝所写的七绝《咏
幽兰》：“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
香。不因纫取堪为佩，纵使无人亦自芳。”

我和老伴对这盆兰花宠爱有加，每天
早晨都去照料它，洒一洒水，松一松土，剪
去一小片黄叶，拂去叶片上的尘埃，为它新
长出一片叶芽而相互转告，为它吐出一点
儿花蕾而欢呼雀跃。美中不足的是，这盆兰
花偶尔会出现枯了一条花枝，黄了一两片
叶子，掉下三两片花瓣……

去年，女儿女婿新购置一套房，按闽南
风俗习惯，做父母的恭贺乔迁之喜，要赠送
他们新炊具、新碗碟，还要送红包，如果条
件允许，还要陪他们在新房里过年。经过和
子女再三斟酌、自己的反复思量，我们决定
去女儿家过一个新年。

临出发那天早晨，我们预约车，整理行
装。行色匆匆之时，却忘记那盆兰花须有人
照料。

乘飞机到达女儿所在城市后，我们先
是忙于安顿歇息，然后游览当地景点，忙得
不亦乐乎，就是忘记那盆兰花。

在女儿女婿的盛情挽留下，直到元宵
佳节过了，我们才乘机返回故乡。

飞机上，我们俯瞰轮船乘风破浪，汽车
穿梭来往，看到蓝天白云，看到绿水青山。飞
机慢慢降落，舷窗外的房屋、树木、花草越来
越清晰……忽然间，我和老伴不约而同地想
起并且惊叫起来：“兰花！”

我们归心似箭，下了飞机，不作丝毫逗
留，连忙乘坐出租车往家里赶。

一打开家门，我们并不觉得闭塞沉
闷，也不觉得呼吸不畅，反而觉得比去年
更温馨，为什么？当走到阳台时，方才惊喜
连连：花缸内发财树更加枝繁叶茂，三角
梅攀爬围栏呈现姹紫嫣红，山茶花依然盛
开怒放……我们特别关注的那盆兰花植
株长高了，枝叶茂盛了，修长的叶丛之中抽
出三枝花茎，绽放着零星的微黄的小花朵，
一丝丝的芳香飘散，悄悄地飘进了厅堂，飘
进了卧室，以致整个房屋弥漫着微微的兰
花幽香。分开绿叶，发现叶子中心部位另外
还有两三支稚嫩的花茎正在萌发。

我明白了，花有花的天性，树有树的特
点，各种生物有各自的定律和规范。我们要
尊重众生灵，尊重大自然，勿过分溺爱，莫
揠苗助长，万般皆有法，无人亦自芳。

天边洇出一抹鱼肚白，淡淡的晨雾悄
然漫过老街的檐角，石板路泛着潮润的
光，不知哪家窗台的茉莉淡香，应和着远
处渔港缥缈的汽笛声。此时此刻，巷口已
飘起浮粿的缕缕清香——那是腥鲜的海
蛎在热油里舒展着腰肢，裹挟着地瓜粉的
香甜，瘦肉的粉嫩，胡萝卜的橙黄，葱花的
浓绿，像一支训练有素的乐队，奏响早市
的序曲。这香气像长了翅膀，飞过青石板
路，飞过老榕树，飞进一扇扇窗棂，把睡眼
惺忪的孩童拽到浮粿摊前。

在家乡，浮粿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家常
食物，街角巷口随处可见。六角的碗勺状外
形，边缘微微翘起，中间或小山似的隆起，
或盆地一般凹陷。摊主们支起一口大铁锅，
锅下是熊熊烈火，锅里是翻滚的热油。摊主
们先在铁模子里舀进一勺拌好
的面糊，再用筷子夹入海
蛎、瘦肉，然后盖上薄薄一
层面糊，迅疾放入热锅

中。耳畔立时传来一阵滋滋的轻
响，锅里瞬间开了一朵金色的花，
铁模子带着一串串细小的油泡，油
花踮着脚尖舞蹈，将浮粿越托越高。银白的
浮粉渐渐变成金黄的焦糖色，浮粿在锅中
渐渐鼓胀，犹如富态的娃娃，边缘鼓起一行
酥脆的裙裾，仿佛被热油吻出的蕾丝花边。
摊主们眼明手快，举起长筷迅即给它翻了
个身。很快，这胖娃娃的每一寸肌肤都变得
金黄透亮，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勾起人们的
味蕾，招揽着路人驻足观望，大快朵颐。

摊主们最能恰到好处地掌握火候。出
锅的浮粿被长筷夹起，次第有序地排在锅
上的铁架子上，那表皮的油珠就像颗颗星
星在闪烁。片刻，浮粿的外壳硬挺起来，薄

得能透光，看得见里面的海蛎、
瘦肉、萝卜和葱花，就像

一块蜂蜜色的琥珀包
裹着层层叠叠的

春天。小心翼翼地咬下第一口，先听见酥
脆的碎裂声，紧接着便是油炸面食的焦
香，海的鲜甜，肉的醇厚，葱的辛烈，纷至
沓来，在口中交融，一浪一浪，让你欲罢不
能。若蘸一些蒜蓉醋或酱油，配上泉州特有
小吃——面线糊，又是另一种风味。

地瓜粉是浮粿的肌体，海蛎是浮粿的
灵魂。

红心地瓜磨成粉，细腻洁白。轻轻舀
起一勺地瓜粉，微微抖动手腕，那雪花般
的淀粉便扑簌簌落下，堆成一座小雪山。
倒进清冽的井水，用长筷顺时针转啊转
啊，那粉糊渐渐长了筋骨一般，用筷尖挑
一下，能拉起半尺长的银丝。加上本地细
叶的葱韭，新鲜的瘦肉丁，那香喷喷的旋
律已然定好了调子。

家乡靠海，海蛎自然是最鲜的，丰腴
多汁。炸浮粿摊主们挑选海蛎的眼光也是

上好的，必得当天上岸刚离水的海蛎，
隔夜或者浸泡过久的便失去鲜

味。阿婆们用特制的尖细
铁勺，轻轻撬开壳瓣，挑出里面饱

满的“珍珠蛎”，再用盐水泡洗去腥。莹白
的海蛎躺在盘子里，泛着淡淡的珍珠般的
光泽，犹自吐着细腻的水泡，仿佛在诉说
昨夜与海浪的私语。

浮粿价格低廉，堪称平民美食。在我
孩提时代，一个浮粿五分钱。如今也只需
花三元钱就能品尝到地道的美味浮粿。如
果愿意再加两元，还能让摊主给你定制加
料版浮粿，按你口味多加瘦肉或海蛎，让
它美上加美。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一提到
它，家乡人的嘴角眉梢都不由得泛起一丝
微笑，立刻多了一份默契，有了身份认同。

浮粿是家乡城市发展的见证。以前我
常常疑惑于它最初的诞生，问了老一辈
人，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是，一开始这种
浮粿摊是设在渔港码头，供出海的人充
饥。后来随着城市的变迁，渐渐扩散到大
街小巷，成为家乡人离不开的美食。

浮粿看似寻常，却承载着一方水土的
滋味。在匆匆的快节奏生活里，且停下脚
步，细品那鲜甜的美味，仿佛聆听一首久
远的海的歌谣。


